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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
*1

姚宁

(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大体而言,文学期刊《清明》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三种基本角色,即作家扶植、文学生

产导引和文学评价｡这三重角色使得它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并由此而促进

了新时期安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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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双月刊《清明》由安徽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创刊于 1979 年,是“文革”后最早创刊的文学期刊之一｡1979 年出版了

两期试刊后,1980 年至 1983 年每年刊发 4 期,随后步入正轨,1984 年正式改版为双月刊,发展至今已经有将近 40 年的历程｡作为

安徽省内最权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的办刊实力、地位及影响,都是省内其他文学刊物难以追及的｡由于其所处的重要位

置,《清明》在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作用｡

一、扶植:《清明》与新时期安徽作家的成长

文学期刊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其对文学创作主体———作家的扶植与培养上面｡如今,足以代表新时期安徽

文学成就的是一批中青年作家,“其中较早的佼佼者有潘军、王英琦、熊尚志、梁小斌等,随后又陆续涌现了陈所巨、季宇、许

辉、许春樵、潘小平、梁如云、陈源斌、李平易、钱玉亮、严歌平、蒋维扬、沈天鸿等新秀｡他们不仅壮大了安徽当代文学的队

伍,而且以内容深厚、风格迥异、手法新颖、文采斐然的众多作品,为安徽当代文学增添了可贵的财富｡”
[1]
这些作家中的相当一

部分都与《清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明》或是他们创作的起跑线,或是他们由本省走向全国的平台｡作为新时期安徽文学的鼎

力支持者参与者,《清明》忠实地记录下了安徽作家成长与发展的轨迹｡

作家潘军的代表作《日晕》就首发于《清明》｡至今,潘军对当年作品的刊发依然记忆犹新,他说:“1988 年,第三期《清明》

在经过风雨后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日晕》很快在省内外产生影响,有不少报刊发表了这部作品的评介文章｡……没有这份

杂志对《日晕》的特别操作,我想这部小说的影响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如今我虽然写过一些东西,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应该

说与十几年前《清明》对《日晕》的深切关怀分不开｡这份美好的记忆将一直追随着我｡”
[2]

更重要的是,《清明》还对一批极有潜力的安徽作家长期跟踪扶植,帮助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高产作家和主力军｡皖北作家

孙志保便是典型的一位｡在 1994 年至 2000 年这段时间内,《清明》较为集中地刊出了孙志保的《黑白道》、《盼望潇洒》、《父

亲是座山》、《温柔一刀》,2000 年第 2期更是以“孙志保作品小辑”的形式集中刊登中篇《灰色鸟群》和短篇《成林和芳子的

爱情故事》以及创作谈《小人物》｡紧随其后又刊载了评论文章《探寻人的“生”的意义———皖北作家孙志保论》(黄裳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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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 期)｡这样的频繁露脸,使得孙志保的作品更快地引起文坛关注｡几年间,“中篇小说《黑白道》、《父亲是座山》、《葵花

朵朵》、《温柔一刀》、《灰色鸟群》先后在《清明》等杂志发表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黑白道》、《温柔一刀》

分获第三、五届安徽文学奖｡《温柔一刀》被多家报纸转载,收入《1999 年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协编)｡”
[3]
孙志保的作品能够

获得这样的关注与成绩,应该说《清明》的大力扶植功不可没｡

《清明》同样给予了弱势写作群体以积极的扶植｡作家杜子建,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活罪难逃》,作品本身并没有刊发于《清

明》,但它的面世和作者人生的改变均得益于《清明》的编辑们｡杜子建出生于安徽省贵池市茅坦乡｡1990 年盛夏的一个黄昏,喝

得酩酊大醉的杜子建与人打架,致对方重伤,被判刑 6 年｡出狱后,经几年的努力,数易其稿,杜子建终于完成了近 30 万字的作品—

——《活罪难逃》｡但可以想象的是,对于一个曾经进过监狱的人,又有多少人会认真对待他的作品?所幸他遇到了时任《清明》

杂志主编的段儒东｡在完成初稿之后,杜子建背着他的书稿,专程到合肥拜访段主编｡段主编连夜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看后予以极

高评价,并特意请编辑部的几位同仁也看一看,然后把杜子建请来,面对面地进行的“会诊”,帮他出主意｡此后,杜子建根据各方

面意见,对书稿进行了几次较大修改｡随后,段儒东更是亲自多方联系出版社,最终促成了长篇小说《活罪难逃》的出版｡

纵观《清明》30 多年的办刊历程,它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纯粹的审美价值取向,秉持“以质论文”的办刊原则,大量文学新

人经由《清明》而登上文坛,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同时,这种办刊态度也使得《清明》能够赢得尊重,受到

文学界的推崇｡

二、导引:《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的现实主义风貌

新时期以来,尽管文学创作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但在安徽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作家们的核心追求,

作品呈现出审美地描摹客观现实的特点｡《清明》自创刊起,就尤其关注那些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作

品｡作为“文革”后安徽省内最权威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它对新时期安徽文学发展的宏观导向作用,既表现为客观的效果,也表现

为期刊的主动追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文革’的阴影仍留存在社会大众的心灵中,

各种‘左’的思想、人物、机构仍在阻碍社会的进步而改革开放的呼声也愈来愈响亮｡在此情形下,文学自然地承担起了其社会

功能,成为思想斗争、舆论表达、情感宣泄的工具｡于是文学的现实性与社会性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要求｡因此,整个社会都对具有

强烈的社会性、现实性的社会问题小说情有独钟｡”
[4]
在这种背景下,《清明》编辑部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发展五四以来的战斗现

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加强和人民的血肉关系,大胆干预生活,歌颂人民群众在四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理想、科学精神和高尚情

操,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鞭挞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的丑恶事物｡”
[6]
《清明》创刊后的几期连续刊载了安徽作家鲁

彦周、石楠、陈登科、江流、曹玉模等作家的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他们的创作已经显示了安徽文学明晰的现实

主义精神｡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文学开始摆脱社会政治功能的束缚,出现了流派纷呈、多元并举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先锋文学、新写

实主义等概念大张旗鼓、粉墨登场｡《清明》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坚持现实主义导向｡这一时期刊载的作品,只有极个别小说在表

现方法上涉足新的技巧｡譬如 1986 年第 4期登出的《我的前半生》,作者陈村为了加强阅读上的紧迫感或追求某种特殊阅读效果,

有意取消了文中的标点符号,属于带有明显汉语修辞实验性质的先锋小说｡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安徽中青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

都致力于对改革开放中的现实生活作真实的描绘｡他们的作品,各有其特定的视角,惊奇的审美把握与观察,特定的人物与题旨,

但在贴近客观社会生活,传达人民心声上,却是相互沟通的｡面对着他们创造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场景,读者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

对生活的敏锐体验与发掘｡”
[6]

90 年代之后,文学的“轰动时代”已经过去｡此时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与影视网络等新媒介的

多重冲击下,文学被日益放逐到社会的边缘,作为文学传播载体的传统文学期刊陷入更加艰难的生态环境｡在整体性困境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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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纷纷挤进改版大潮,“就改版模式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放弃文学性为代价迎合大众趣味；二是坚持文学性的前

提下,走雅俗共赏的路子｡”
[7]
面对期刊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趋势,《清明》主编段儒东代表编辑部坚定地表示:“现实主义命

题虽然古老,但远未走到尽头,它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清明》将坚持现实主义不动摇,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8]
90 年代初的几年,

《清明》陆续发表了《走入枫香地》、《残棋》、《女工》、《扶贫》等一批真实描写中国转型期社会历史进程的佳构杰作,这

些作品以贴近生活底色的书写坚守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园地｡

世纪之交,《清明》再一次申明“自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始终是《清明》的一面旗帜｡”同时强调“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这样的时候,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对‘道’的坚守｡”
[9]
前者是《清明》一以贯之的办刊宗旨,后者恰体现了《清明》

对于文学理想的追求和执着｡20 世纪后的《清明》不断推出有分量的作品,参与到文学精神建构中｡以 2002 年为例,这一年《清明》

共刊发中篇小说 26 篇,题材类型多样,有关注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流泪的冻土地》(韩旭东)、《半个月亮爬上来》(文星传)；

有触摸时代阵痛的反腐小说,肖仁福的《官帽》、孙志保的《干事的日子》、叶向荣的《爆炸》、郭牧华的《制造典型》、李春

平的《落红无数》等都以自己的书写方式对“反腐”予以了一定深度的探索｡这些作品掷地有声,从不同角度切入社会敏感问题,

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004 年第 3期的中篇小说专号也颇为引人注目,其刊登的几部小说,如王大进的《禅意》、石钟山《终点》、

邱华栋《橘黄色的黄昏》以及许辉的《别人的天堂》更加注重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深广度与多样化,关注人生和现实,多层面地

展示当今的社会生活｡

通过以上追溯式的分析,我们不难梳理出,《清明》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任主编均是现实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这使得《清

明》一直以贴近现实的鲜明姿态,呈现出清晰的面貌(《清明》从创刊至 1991 年第 4 期,主持者署名均为《清明》杂志社编辑部；

1988 年第 3期出现主办人周锋、段儒东的署名；1991 年第 6期开始由周锋和段儒东分别任常务副主编及副主编｡段儒东从 1995

年第 1 期起担任独立主编,一直到 2002 年第 6 期；2003 年第 1期起由季宇担任主编直至 2015 年第 1 期由舟扬帆接任)｡这虽然并

不直接决定新时期安徽文学的走向,但作为和新时期安徽文学同步发展的见证者,作为新时期安徽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应该说

它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影响着新时期安徽文学的总体面貌｡当然,这种影响也不全然是积极一面的｡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对于新时期

安徽文学有着“扬名在前,隐名在后”的总体评价｡他认为安徽文学继 80 年代的创作辉煌期到 90 年代渐次退到一个不显眼的位

置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安徽作家固守传统现实主义”
[10]
,而这种“固守”与其文学传播重要载体《清明》近乎狭隘的“现实主

义”标举有着一定的导引关系｡自创刊起《清明》就非常注重作品的主题选择,而较少关注写作的技法层面,在叙述上缺乏兼收并

蓄各种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的气魄,进而使其在若干年内的办刊风格保持比较固定的模式,而缺少开放的、多元

共存的气度,多少显得有些保守、闭塞与中庸｡

三、评价:《清明》与新时期安徽文学评论

《清明》自创刊起,格外重视文学评论｡从 1979 年的创刊号至 90 年代中期,《清明》的栏目设置上固定设有“评论”,每期

大约占有两万字左右｡1995 年第 1期起更名为“清明论坛”,同时刊文量也有所增加｡“清明论坛”成为《清明》固有的品牌栏目,

延续至今｡这块阵地的坚守使得新时期安徽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能够同步并进,积极参加其中的安徽评论家有苏中、张禹、沈敏

特、段儒东、唐先田、钱念孙、王宗法、王达敏、赵凯,等等｡他们一方面敏锐地关注全国文坛重大理论争辩并积极参与,另一方

面对安徽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建设性的研讨和评论,热情地支持安徽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石楠《张玉良传》(1982 年第 4期)和

《巾帼传奇———评<张玉良传>》(1983 年第 2期)、耿书成的中篇处女作《冷色调》(1987 年第 5期)和沈天鸿《冷色调的冷与

热》(1988 年第 4 期),熊尚志《水上女子芦苇花》(1990 年第 6期)以及黄书泉《一曲哀怨凄丽的歌———读<水上女子芦苇花>》

(1990 年第 6 期)；十六岁少女黄雪蕻《给我一片蔚蓝的天》(1991 年第 1 期)和编辑涂路《文学是属于天才的———<给我一片

蔚蓝的天>编后》(1991 年第 1期),这些评论文章的刊发,显示了《清明》给予本省作家的密切关注和有力提携｡

《清明》的理论批评板块不仅在推介安徽文学作品上起到促进作用,还经常组织发文对安徽文学现状、安徽作家群、安徽文

学形势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评析｡最典型的例子是,新世纪之初的“清明论坛”(2000 年第 6期)推出一篇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略论九十年代的皖军》｡此文中,严云受教授对新时期以来安徽作家作品做了高度概括,既肯定了其具有敏锐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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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放的写实体系融合的艺术特征,同时提出,应该需要更深入地开掘题材,寻求意义的升华；在汲取新的艺术方式、手段上,更

勇敢、更有创造性一些｡这既是对过往安徽文学的回顾与总结,又对即将展开的新世纪安徽文学起到警醒的作用｡2001 年,安徽省

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召开,第 2期的“清明论坛”连续刊发老作家严阵的《我们为什么要写作———致安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许春樵《作家的精神准备与文学新价值观》以及郭传火的《固守文学的孤岛》,这些文章继续从不同侧面分析了青年作家在当下

文化语境中创作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考验｡它们的出现,对于安徽中青年作家而言无疑是极好的鞭策｡

此外,《清明》积极打造平台,通过召开笔会、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将安徽作家、理论家们组织到一起,积极开展文学活

动,努力推动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比如 1985 年,《清明》编辑部和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共同先后召开了陈小初《空地》讨论

会以及“熊尚志中篇小说讨论会”｡两位均是当时本省的青年作家｡在《清明》的邀请下,作家、批评家、编辑、文学研究者均参

与其中,共同探讨作品的成就和不足,类似的举措很好地促进了安徽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安徽文学创作的发展｡

要而言之,作为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清明》自创刊以来深度介入新时期安徽文学的发展进程｡它秉持“贴近现实,推出新

人”的办刊原则,向安徽文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军；无论在任何时期,它都坚持固有的良好传统,以自己鲜明的追求和立场,

导引了新时期安徽文学主潮；它充分利用自己的平台功能,集结安徽文学界的各方人士,共同探讨安徽文学发展的未来｡到今天,

《清明》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历程,跟着时代的步伐,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明天,我们期待《清明》能够推出更多文学精品,更好

地促进安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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